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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江人格中的多种异质文化冲突 

邵子华

（菏泽学院 中文系，山东 菏泽 ２７４０１５）

［摘　要］宋江身上潜伏的人性极为复杂，具有塑造多种人格的潜质。他广泛、充分地吮吸了我国文化中的多种异质成分，并
通过功利性的文化选择来完成他功名利禄的自我实现，从而形成了他性格特征鲜明的多面性和强烈的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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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传》中的宋江一生大起大落，曲折离奇。
虽然他总的人生目标是一以贯之的，但各个阶段的

目标和为达到这个阶段目标所采用的手段却是各不

相同。概括地说，依据宋江阶段目标和采用手段的

不同特征，宋江的一生可以分成四个明显的阶段：义

士，盗魁，忠臣，奴才。上梁山之前他是个仗义疏财

的义士，标志性的事件是“担着血海似的干系”私放

晁盖。上梁山以后是盗魁，标志性的行动是公然率

众抢劫府库。接受招安以后是朝廷的忠臣，把“替天

行道”改成“顺天”“护国”，北战南征，戮力杀敌。他

的结局是个悲剧下场，最终成了奴才。四种反差很

大的角色集于一身而又杂糅渗透，就使得整个形象

斑驳陆离，甚至难以分清哪种才是主色调。

一

宋江的人生道路是他主动或被动选择的结果，

但不论何种选择，最终都是他人格主导下的社会行

为。宋江一连串的行为组成了一场回响不绝的人

生悲剧，其悲剧根源在于他人格结构中对多种文化

因素的功利性选择及其发生的扭曲和冲突。

为了清楚地认识宋江人格的文化结构，我们有必

要先考察一下他的人性基础，因为人性是确立某种人

格的内在或潜在的基础，人格是人性通过人的行为选

择的现实化的结果。一个人具有何种人格，虽然受制

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但主要的还是决定于他人性中

的潜在自我经由何种方式变成现实的自我。

在对人性的认识中，持善恶二分法、三分法的

都有，其中三分法认为人性包括由自然属性、主体

性和反主体［１］，或者人性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构

成的［２］。对人性的三分法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也能

够反映人性某些方面的真实———许多对立的因素

统一于人的生命结构的整体之中。但对于宋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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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采用人性三分法虽然可以用来说明、揭示他部

分行为的原因却不能说明他的全部行为。比如，宋

江对自身的自然属性控制极为严厉，虽然他在吃、

性和银子等方面也有一些出自自然欲望的表现，但

他对此极为克制，与其他所谓江湖好汉截然不同。

宋江渴望青史留名，是主体性极其鲜明强烈的人，

但是，他残暴杀人的反主体性的行为又常常和他的

主体性追求结合在一起。许多情况下，反主体性行

为反倒成了他实现主体性愿望的手段或方式。宋

江人性的复杂纠结超出了现有人性理论的边界。

比如，用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范畴来解释宋江：本

我、自我和超我本来是三个不同的层次，但在宋江

的行为中却高度统一。他的本我、自我总是以超我

的面目出现，他的快乐原则完全服从现实原则，而

他的现实原则又能不动声色地转化、装扮成完美原

则。宋江一生自始至终，他作为“本我”的野心和强

烈的反抗性深藏不漏———只在醉酒和梦靥中才流

露出一丝一缕而还没有人能够明白———能够参透

宋江本我和自我的只有吴用一人而已。宋江作为

“自我”的矛盾、冲突和痛苦完全被他“超我”的全

忠仗义掩盖了、转化了，都成了他为追求全忠仗义

的理想所自觉经历的艰难坎坷，这是宋江成为光彩

照人的英雄人物的最为真实的根本原因。

宋江身上潜伏的人性极为复杂，具有塑造多种

人格的潜质或内在规定性。由于他广泛、充分地允

吸了我国文化中的多种异质成分，通过实行功利性

的文化选择来完成他的自我实现，从而形成他性格

特征鲜明的多面性和强烈的悲剧性。

二

我国文化的主要成分是儒道释三家而以儒家

为主流。也有人认为：“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

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闻一多将“儒

家，道家，土匪”改为“儒家，道家，墨家”。［３］这些意

见都从某些侧面揭示了我国文化的真实存在，说明

我国文化的丰富和繁杂。宋江就是生活在这样的

文化环境里。他对这些丰富、繁杂的文化的接受并

非平分秋色，而是作了为我所用的功利性选择。各

种文化在宋江都只不过是他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

而绝不是精神家园或灵魂的栖息地。

宋江思想中接受的是儒家而对释则无所用心，

但他遵循的儒家思想却并不纯正。儒家思想虽然

具有丰富性和多面性，但其本质是“仁”。仁者爱

人，这是儒家做人的最高的道德原则。宋江“仁”

吗？从他遍施银两、抗敌平乱，从他“到任之后，惜

军爱民，百姓敬之如父母”［４］１４６４来看，他是个仁者。

但是，从他为了逼迫秦明投降而大肆屠杀无辜百

姓，为战胜田虎水灌太原城来看，宋江非但不仁而

且极为残暴。他为赚得朱仝唆使李逵斧劈四岁小

衙内的行径“鹤泪猿悲”，令人发指。

当宋江知道自己饮下朝廷的毒酒必死无疑的

时候，他亲手鸩杀了李逵。宋江为什么要毒死李

逵？宋江自己心里想的是李逵“把我等一世清名忠

义之事坏了”，当面对李逵时说的是：“坏了我梁山

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４］１４６５这是有差异的，差异

在于究竟是“我的清名”还是“梁山之名”，是个人

的还是集体的？其实并不不难看出，在宋江的心

里，好兄弟李逵不过是他沽名钓誉的工具而已。为

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别人的生命可以作为他的工具

任意使用，这与他到处施舍银子的时候判若两人，

差别迥于人兽之遥。

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源在于：宋江灵魂里最高的

人生目标是深受儒家影响的，他志向远大，建功立

业，但可惜的是，他扭曲了核心的仁。他要通过忠

君来实现荣华富贵和清名流传。因此，他在行动中

就把儒家思想中遵守等级秩序的忠君推向不辨是

非的极端，把儒家人生态度的积极用世、百折不挠

地贯彻到他人生艰苦卓绝的实践并最终异化为执

迷不悟、不择手段的偏执狂。

至于道家，在宋江眼里只不过是个可以拿来为

我所用的工具而绝不信奉它的主张，他所用的只是

道家的法术而并不实行其清静无为的大道。虽然

他的梁山将中有道家的信徒，在作战中也运用道家

法术克敌制胜，甚至于他对名山高道也毕恭毕敬，

但在精神上仍是两个道上跑的车。宋江是儒学为

体道学为用。他用一团火球一块石碣这些道家惯

常施行的把戏，轻而易举却又深入人心地为一百八

将排好了座次、规范了秩序。宋江的信仰选择是一

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水浒世界里连皇上也沉迷道

教以至宋代一朝都十分盛行而他宋江却偏偏不信。

他信奉的是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宋江对墨家也

是这么个态度。墨家思想的核心是兼爱和非攻，兼

爱在宋江仗义疏财的形式上还有所表现而非攻却

是不能践行的。墨子提出的“三表”宋江何曾做到？

（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

实，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见《墨

子·非攻》上）

至于匪，做土匪决不是宋江的人生目标，但他

却热衷于广泛结交山寨江湖，认匪为友，采用土匪

的手段，甚至落草为寇。宋江在他那个时代是个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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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他功名心切却没走科举道路或者没有走通，他

遂凌云志的途径就只有“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

第三十八回写宋江在浔阳江楼上独自饮酒，感恨伤

怀。金圣叹对此大不以为然，批宋江心想“倘若他

日身荣”道：“公欲以何科目出身？”金圣叹对宋江

的心事隔膜得很，看不明白宋江“结识了多少江湖

好汉”成为“顺天”“护国”、实现人生目标的重要资

本和决定性的力量。“梁山泊近来如此兴旺，四海

皆闻，曾有人说道，尽出仁兄之赐。”［４］４１１这些都完

全是在宋江的运筹之中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宋江

成功地开辟了由江湖走上朝廷的人生之路，这是另

一条充满血与火的终南捷径。

如果我们能够沿着宋江在各种不同人生情境

中行为细节的指引走进他的内心，会发现他的灵魂

里最活跃的是儒家面具下的纵横家和法家，他为实

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有选择地接受了法家和纵横家

而为其所用。

法家讲势、法、术。势是必须服从的绝对权威，

法是为达到某种目标而订立的办法、规章之类的强

制性制度，术则是控制其臣下的技巧，所谓御人之

术。宋江以仗义疏财扬名江湖成势，以义、忠和天

意为梁山立法，而他运用得最得心应手、登峰造极

的是“术”。“术不欲见”，潜藏胸中，择机使用。宋

江待人接物、言谈举止、一行一动皆是术，细致缜

密，浑然天成。他知道你的梦想和恐惧，你最想要

的和最不想要的是什么他都一清二楚。宋江收服

人心是在利害之间驾轻就熟的运筹，很少有人能逃

脱他似乎不经意间织成的罗网。“宋江每得名将，

必亲为之释缚、擎盏，流泪纵横，痛陈忠君报国之

志，极诉寝食招安之诚，言言刳胸臆，声声沥热血。”

表面看似乎是喝退手下、亲解其缚、谢罪、好言、敬

酒等等一脉相承的套路，其实不然，他因人而异，各

不相同。劝关胜痛说忠义，降秦明许以美女，招索

超说“你看我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还有

的虚言让与董平寨主之位或实实在在的给呼延灼

来一个伏身下跪；而收彭圯宋江并不讲替天行道，

只跟他讲“活命”的问题，因为宋江看清了彭圯贪生

怕死的本性，给他砌好通向生路的台阶。采用哪一

种策略侧重于哪一个方面，不在于宋江的心情而在

于他所面对的人的身份和心性。宋江的权术攻心

为上，他能给你在世道人情中的优劣处境准确定

位，能瞬间抓住、利用你的弱点。

宋江对纵横家的选择也非常明显。纵横家知

大局，善揣摩，通辩辞，会机变、长谋略。他们朝秦

暮楚、无所不入、追逐荣华，能够在最艰苦的人生环

境中坚持不懈，虽身在江湖之远却心在魏阙之上。

宋江把纵横家的人生本色转化为自己的人生手段。

他极为擅长揣摩之术，深察对手内心的种种表演和

筚路蓝缕、矢志不移的目标追求，能够充分证明他

身上具有鲜明的纵横家的精神气质。

三

宋江灵魂中对我国丰富文化功利性的选择接

受决定了他人格的复杂和矛盾，他的复杂在于他功

名心切、精于权术和精神的悲剧性，他的矛盾表现

为他所实行的忠和义的矛盾、手段和目标的矛盾以

及功勋卓著和下场悲惨的巨大反差。

宋江所接受的不同文化本身就存在着异质的

对立冲突，种种异质的对立冲突在内化为他的人格

价值取向后，又支配着他的身份和行为在民间、江

湖、朝廷三个世界转展游走。他不明白这是三个已

经撕裂、对立的世界。宋江以广施钱财的方式在民

间聚义，他的疏财代表的是民间的愿望。他又以义

在江湖聚力，横行江湖公然成为另一社会的头领。

当他以义为资本集结力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开

始有步骤地把义转换为忠，实现从江湖向朝廷的跳

跃。宋江全然不顾林冲被逼家破人亡的血仇大恨，

他不杀高俅百般讨好高俅，使梁山反贪官杀奸臣的

旗号成了幌子，也使宋江的义大打折扣并因此而蒙

羞。他不懂高俅等人当道行奸的根源，他不明白高

俅、赵佶等人原是一丘之貉，他以为自己的忠可以

救国。他想以忠义来缝合民间、江湖、朝廷三个世

界，终至于背叛了义也迷失了忠。宋江深陷在忠于

朝廷却伤害兄弟情谊的矛盾中，这显然是因为他被

功名所驱使，是他的私心在作祟

宋江人格中多种文化因素的矛盾冲突造成了

他内心的痛苦。虽然他把真实的自己埋藏得很深，

但是，作者还是给我们描写了深入宋江内心世界的

幽径。宋江随机腾挪变化的言行，醉酒后的诗词和

频繁出现的梦境，可以让我们分明、真切地感受到

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宋江在浔阳江楼上写下的

两首诗词吐露了他的真心。宋江写罢自看了大喜

大笑，这“大喜大笑”发泄的是心中早已堆满的怨

毒。没有具体的对象，或者说怨毒的对象就是他自

己。这是一个英雄无用武之地、壮志难酬、报国无

门者常有的愤懑心态，是一个人的才能志向被压

抑、强劲的生命力找不到出路的痛苦。宋江对自己

攻经史、学成吏又结交了许多好汉的才能和资本期

许甚高倒也符合他的实际，可是，他却深陷囹圄，刺

面成囚，虎落平阳，落拓凄惶。宋江的心事在“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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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可惜金圣叹竟觉得

“写宋江心事，令人不可解。既不知其冤他为谁，又

不知其何故乃在浔阳江上也。”

宋江在他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披肝沥胆、一路狂

奔，然而这条道路却异常凶险。这种凶险不仅来自

于江湖和朝廷等外部世界，也来自宋江本人的内心

世界。宋江跟晁盖、林冲等人一样，多次言说自己

犯下弥天大罪。既知是犯罪又决然而行，这是一个

生存的深刻悖论。宋江所选择接受的文化导致了

他的理性判断与感性行为的冲突，这是人性中正负

两种不同质的冲突。他要采用自以为“犯罪”的行

为来实行对生命正当欲望的满足。宋江热切希望

跻身朝廷的愿望是可以分明感受到的，但他内心时

刻痛感被压迫的苦难往往容易被我们忽视。这种

压迫是发生在他心灵深处的精神的压迫，一种他无

法逃避的带有暴虐性的倾向规范着他的行为。繁

杂、矛盾的文化精神浸透并钳制住他的内心，他已

经失去精神的自由而必须屈服于他昧暗迷茫的偶

像。压迫和屈服同时存在于宋江的人格结构中。

他真正的精神结构并不像他的外表或行动一样是

稳重的。如果我们仔细一些，会看到他内心的慌乱

和寞落。

宋江人生悲剧的内涵实在是太丰富了。从政

治的角度来说，宋江是民间和朝廷的双重代表。他

民间代表的身份得到普遍的认可，而朝廷代表的身

份却备受质疑，但是，他确实心甘情愿地代表朝廷

的利益为那个社会制度而战。宋江悲剧的性质在

于民间和朝廷的对立冲突，更在于宋朝的政治制度

已经不应该相信了而他还坚信不疑。所以，在历史

的进程中，他悲剧人物的角色是注定的了。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宋江吸取了我国文化中

各家各派的成分杂糅于一身，如儒家的忠、法家的

术、纵横家的智、江湖的义以及民间的情。这众多

的文化因素当初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为解决不同的

社会人生问题而提出来的策略，它们本身都具有深

刻的局限性，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尖锐冲突，而宋江

拿来为己所用的时候又把它们作了自我功利选择

的扭曲。因此，这些文化因素在赋予宋江横行江湖

的大智慧以外，并没有给他提供安置灵魂的精神的

憩园，他的精神一直处于道与术分裂的紧张以至后

来的危机状态。

从性格上看，宋江所标榜的忠义，所热心追逐

的功名，在当时都是合理的，既符合人间的伦理道

德也是人性正能量的发挥，应该属于积德行善和利

国利民之举。但恰恰在这些都是合理的因素之间

却存在着必然性的冲突，任何一方都有片面性，必

然由一方损害另一方。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宋江

性格中矛盾的各方不能通过冲突以某些因素的毁

灭来显示“理念的客观必然性”或者“永恒正义”的

最后胜利。那么，这种矛盾冲突便只能在宋江超强

个人意志的推动下延续下去，这份内心的痛苦也只

能由他独自吞咽。他最终“成为一名孤独的殉

道者。”［５］

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纵横家，还有土匪、江

湖、市井等多种异质的文化因素并存于宋江的思维

意识中，它们不能统一于“大道”而只能成为宋江的

处世之术。因此，宋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

生存环境显示出不同的人格，为奸为雄、为义为盗，

都只不过是他的一个侧影。义士，盗魁，忠臣，奴才

四种反差很大的角色集于一身而又杂糅渗透、前后

贯通，就使得宋江的整个人格形象斑驳陆离，甚至

难以分清究竟哪一种才是主色调。造成这种情形

的根源在于他自身思想性格的丰富和复杂，在于他

的身上灌注了、活跃着许多对立的文化因素，宋江

卓越的才能也因此陷入宿命般无法挣脱、无法冲出

的浓重的黑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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